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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态号的舰桥不停地颤抖着。 

 “护盾还能坚持！”船体伤害控制官喊道。他的灵能声音传到了每个人的耳里。 

  “向指挥部请求空中支援。” 弗拉农命令道。为了兼顾船上的圣堂和暗堂星灵，

舰桥的人员都被要求使用一种公共的心灵感应语言来传达指令。做为这艘最新星灵战舰的

指挥官，弗拉农有义务来保证刚进入团体的成员能够快速地融入这个环境里来。在这个黑

暗的时刻，不论是信奉还是抵触卡拉的星灵，都需要帮助彼此来存活下来。 

 弗拉农认为暗堂和圣堂的团结将为星灵注入一针强心剂。或许长老会就是考虑了他

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以及过往作为领袖的优秀成绩，才把纯态号放心地交给了他。能得

到这样的殊荣让他无比自豪，他希望能让自己的上级看到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坐在指挥官的椅子上，他眼前正在欣赏的舰桥比之前效力过的任何一艘船都要大。

星灵坐在整排的终端前工作着，虚空辉光舰是星灵军事工艺的又一杰作。这些终端会在他

的椅子附近投射出一个同心圆，让他清楚的看到每名成员的状态。离他椅子不远处是一块

半透明的全息屏幕，从那里他可以看到各个系统的数据统计。 

 舰桥不光看上去精简、同时还非常的美观，折射出了这艘战舰设计的美感。弗拉农

对这巧夺天工般的设计赞叹不已。作为一个毁灭性的武器，纯态号却是如此的优雅。当然

了，这艘船之所以能够最终成型离不开圣堂和暗堂之间的亲密合作。通过他们的努力，一

个科技与美学的完美结合体诞生了。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空中掩护已到达！”一名通讯官报告道。通过卡拉，弗拉农感觉到船员们听到

消息后都无比雀跃。如果所有船员都是圣堂的话，那么就算一句话也不说，所有人也能了

解到彼此的情感和思想。但既然这艘船是圣堂和暗堂共同设计的，船员也自然也要包括双

方的成员。在双剑合璧之下，纯态号将更为强大。 

 当弗拉农紧盯着一块屏幕时，凤凰战机穿过一整排正在骚扰虚空辉光舰的异龙。 

  “太棒了。继续全速前往我们的攻击地点。” 

 免除了异虫部队的干扰，纯态号很快就抵达了指定区域。 

  “指挥官，目标已进入射程。” 

 弗拉农看着屏幕上一排雷兽正从陡峭的山坡上轰隆而下，被系统勾勒出的异虫旁边

有着诸如异虫性格和皮肤组成物的详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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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棱镜射线。激活一台熔流力场投射仪。”弗拉农指挥道。船上立马开始执

行这道指令。能量开始从纯态号的船身上汇集。 

  “武器上线后，立即向雷兽发射。” 

船身急剧地震动，随即转成了一声谐音的共鸣声。蓝色的能量光芒沐浴着舰桥，注

入主水晶之中。棱镜射线穿过位于虚空辉光舰正前方的水晶，射向了下方的目标。 

 弗拉农在屏幕上看到光束狠狠地打在了一头雷兽身上，但惊奇的是异虫还在继续前

行、没有受伤。 

 “指挥官，它们的装甲太厚了，棱镜射线无法打穿。” 

 弗拉农审视了下数据，技术人员并没有说错。 

 他将椅子转到自己的后方。舰桥的尾部放着一张沙发，粗厚的电缆从沙发头部的地

方伸了出来。后面则是一面透明的幕墙，透过它可以看到洋溢着璀璨光芒的棱镜核心。 

赛尔莫斯是他所认识的最年长的星灵。他的着装与弗拉农所遇见过的年轻暗堂都不

一样。就连用来包裹剪短后的神经触须上的封口的图案也是非常的古老。当弗拉农首次接

到这项任务时，他就向其他的暗堂打听关于赛尔莫斯的故事。每个人都说他是一位受人尊

重的导师，他的教导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弗拉农将视线转向年轻的暗堂。“阿尔泰，我们需要激活第二台熔流力场投射仪。”

指挥官柔声说道。 

 那位星灵还没有答复，长者的心灵感应声音就传到了他的耳边。“我的学徒还未准

备好。还不能来操作第二台熔流力场投射仪。” 

 弗拉农望着星灵长者说道：“我知道学徒一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如何操作虚空

辉光舰的能量，但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底下的雷兽数量之多，很轻易地就能消灭掉我们的

地面部队。我们是奉命来消灭这一威胁的，一台熔流力场投射仪根本打不穿它们的护甲。” 

 赛尔莫斯有些怒不可耐。“第二台投射仪也许能为你提供足够的火力来消灭异虫，

但代价将是牺牲掉你的船员。” 

 在弗拉农开口回驳之前，阿尔泰便打断说道：“指挥官，激活第二台熔流力场投射

仪。我会尽力来维持控制。” 

 虽然暗堂并不信奉卡拉，但弗拉农仍能感应到年轻暗堂话语中的一丝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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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尔莫斯过了好一会才开口说道：“我提醒过你了。” 

 弗拉农将椅子重新转到了前方。 

  “激活第二台熔流力场投射仪，将射线集中在那头雷兽上。” 

 第二道能量闪现而出、与第一道一同注入水晶，之前共鸣声的音调也改变了。雷兽

摇晃了一下，坚硬的甲壳在射线的作用下开始液化。很快异虫就被击穿了，由里至外被烧

穿了一个大洞。 

  “瞄准剩余的雷兽。” 

 射线再次发射，穿透了异虫的躯体。刚开始由二十四只庞然大物组成的部队一下子

就被烧成了灰烬。纯态号继续扫荡着战场，直至最后一头雷兽轰然倒下，变成一团冒着烟

的残渣。 

  “可以关闭射线了。”弗拉农指挥道。 

 纯态号船身的摇晃逐渐减弱，由于能量的消散，舰桥也一下子暗了下来。弗拉农转

身想去祝贺年轻的暗堂武士，但才看了一眼他全身就僵硬不动了。阿尔泰一动不动地躺在

地上。 

 赛尔莫斯俯身看着地上的遗体说道：“你得到了你的胜利，指挥官。代价只不过是

手下船员的一条命。而我需要一名新的学徒。” 

 说完，长者迈着步子走出了鸦雀无声的舰桥。 

 

     * * * 

 

 虽然赛尔莫斯没有理会敲门声，弗拉农还是走近了他的舱室里。整个房间没有家具，

赛尔莫斯背对着他，坐在房间的中央，像是在冥想。房间内的一堵墙正好对着虚空辉光舰

的心脏——棱镜核心。流动的能量在狭小的客房里映照出不同的图案。这种寂静感让弗拉

农回想到了他曾访问过的一座萨尔纳加神庙，在房间里你能感受到那份远古的宁静，只不

过这次是由席地而坐的暗堂身上所散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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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阿尔泰冒着生命的代价保护了我们的人民，他的牺牲将永远被缅怀。”

弗拉农的一番话立即被房间内的静谧所吞噬。好一段时间长者都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就当

弗拉农以为他不准备答复时，长者的灵能之声响了起来。 

  “你管这个叫牺牲？” 

  “如果我们不消灭异虫，那我们的战士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剿灭异虫固然重要，但他只受训了两个星期而已。他所展示的能力还远不足以

来控制战舰产生的虚空能量。” 

  “阿尔泰并不这么觉得。而且他在我们胜利前，都坚持着完成了任务。” 

 赛尔莫斯苦涩的笑声在房间内响起。他转过身来直视着弗拉农。“你同意把那些年

轻气躁的战士直接送到战斗中来对抗一个无法匹敌的对手？太可笑了。我训练暗堂武士的

资历比你一生的时间都要长，指挥官。自从暗堂武士诞生不久后，我就开始授人为师了。

这样仓促的行为只会害死这些学徒，就像今天这样。本该在萨古拉斯为暗堂武士传授学识

的我，却在这里帮助你杀害他们。我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受到长老会的托付，让

我前来帮助你们。” 

 “舰队里还有其他的虚空辉光舰，每艘都有暗堂武士来引导虚空的能量。他们对此毫无

怨言。以你的能力绝对能胜任此任，但你却拒绝了。” 

  “没错，的却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暗堂武士。但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能控制战舰所生

产出的扭曲的能量。至于我不愿意控制虚空能量的原因，你不需要知道。我会保证来训练

你的人选。现在我需要继续我的冥想了。 

 赛尔莫斯转过身去，继续开始他的打坐。 

  弗拉农向暗堂长者瞪了好一会，才开始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了下

来。 

  “你的新徒弟马上将折跃到这里。她安顿好之后，我会立马让她向你报告。” 

 看到赛尔莫斯没有回答，弗拉农通过灵能说道：“赛尔莫斯，我不是你的敌人、也

不是阿尔泰的敌人。我的立场站在我们的人民这边，我希望来帮助拯救星灵。” 

 赛尔莫斯的答复轻声地回荡在房间里：“杀死阿尔泰的不是异虫，指挥官。” 

 弗拉农对此并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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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虚空和卡拉不同。它不会向我们伸出双手、将我们编织在一起。虚空并不会主

动地伸出援助之手。一个暗堂武士必须学会如何与虚空如影随形，依靠自己的意志和定力

来迫使其为我们提供力量。” 赛尔莫斯仍静坐在地上，等待着他的新学徒给予他答复。

棱镜核心闪烁的光芒在房间里留下的光影就好似活物一样。 

 莎拉斯点头示意：“这番话我很熟悉，老师。我们刚踏上虚空之旅的时候，教科书

上就记载过这段话。” 

  “看来他们还在用我的教导来传授新的学徒。”长者顿了顿随即又说道：“你能

来到这里，说明你已经通过了暗影行走的试炼了。” 

 莎拉斯不知道这是不是对她的一个提问，只得连连点头。 

 赛尔莫斯继续说道：“虚空辉光舰是第一艘由艾尔和萨古拉斯的科学家共同打造的

战舰。它能从卡拉中吸取灵能，并通过相位水晶来结合虚空的能量。这两股能量将同时注

入棱镜核心之中，然后依靠熔流力场投射仪将其进一步放大；最后通过投射仪再传到主水

晶上，形成棱镜射线。圣堂可以仰赖他们的科技来维持卡拉的灵能，但为了能降伏虚空的

能量，则必须要有一名暗堂来进行能量的传递。没有训练有素的暗堂来引导能量，那战舰

所发射出的能量将无法得到控制。你要成为虚空的一面透镜。但你目前对虚空本质的认知

还远远不够，如果你愿意学习，我会来引领你走上这条路。 

 他停顿了一下，看看他的学徒到底听进去了多少。“我们先来做个示范怎么样？让

我看看你学到了点什么。” 

 莎拉斯起身向他鞠躬示意。起初赛尔莫斯没有看到任何变化，随后他开始注意到房

间里的暗影开始以一个不同的节奏开始跳动，而不是依照着棱镜核心所造成的反射。暗影

开始缠绕她的全身，在她的周围形成一个圆圈。从地面升起的云雾触须开始爬到了她的双

腿和手臂上，薄雾看上去就像是一根根细丝一样。莎拉斯抬起了一只手，之前的触须开始

与她的身体相融合，模仿着她的动作。催眠般的舞蹈在年轻的暗堂向后踏了一步后陡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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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了。虚空一下子将她吞噬，就好像她跌入了身后的一张斗篷。暗影已经不只是缺乏光亮

的迷雾，而是变成了一个实体，将暗堂包裹在其中。赛尔莫斯已经看不到年轻的学徒了。 

 但星灵长者用的不光只是眼睛。他在地上等着，直到莎拉斯准备用手来拍他肩膀的

最后一刻才抬起了手。 

  “非常棒，我的学生。控制、细节、即兴——这些都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暗堂所需

具备的几个素养。你所欠缺的是定力和意志。” 

 赛尔莫斯放开了莎拉斯的手，学徒坐回到了师傅面前。 

  “我本以为你感觉不到我。” 

 她的导师点了点头。“的确很难察觉，但当你直面虚空的时候，很多隐藏的细节都

一下子明朗了。如果你再耐心一些、对虚空能量的掌控力更高一些，说不定连我你都能骗

过。” 

  “长者斜着脑袋审视着自己的学徒。“你让我想起了一位曾经的同窗好友。和你

一样缺乏耐心，但充满朝气、天赋异禀。如果你的技术可以赶上她，那很快你将鲜有敌手。

不过你需要当心的是，越是急着来摄取这股能量，所带来的危害也会越大。想要达到你能

力的巅峰，你必须放慢你的脚步、谨慎地来锤炼你的技能。 

 赛尔莫斯站了起来，示意她模仿自己的动作。 

  “我们就从一些简单的练习开始，让你在更好的感受虚空能量的过程中，学会如

何用意志力来控制它们。” 

 莎拉斯开始效仿了起来，训练开始了。 

 

     * * * 

 

  

  “继续向异虫主基地推进。向所有可攻击目标开火，优先攻击临近我方地面部队

的敌人。”弗拉农发出了一连串的指令。 

 纯态号的射线对底下的异虫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战舰武器所发出的共鸣声在船舱回

荡着，一群跳虫被瞬间撕裂成碎片，然后飞船继续将火力集中在一簇爆虫身上。从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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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农看到星灵的阵线正在向前推进，轻易地消灭了那些逃过虚空辉光舰攻击的少数异虫

部队。 

  “指挥官，三座孢子爬虫正在我们的下方孵化。” 

 弗拉农查询了相关数据然后回答道：“立即通报指挥部。如果这些建筑在我们离开

前就孵化完成，那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星灵在战场上的通讯极为有效，不一会儿一队狂热者就赶到了。三两下就把正在孵

化的孢子爬虫给消灭了干净。纯态号的射线继续在灼烧着地面和周围的菌毯，以确保敌人

无法再在此处发动攻击。 

 弗拉农转向导航官。“向主巢进发，并锁定其为我们的主要目标。” 

 虚空辉光舰关闭了射线启动了引擎。指挥官在看到一切进展顺利后，随即转过椅子

来观察新学徒的进展。 

 莎拉斯躺在沙发上。她看上去整个人很紧张，但由于她和卡拉毫无联系，弗拉农不

能对她的情况做出完整的判断。赛尔莫斯在一旁与她讨论之前的表现、并给予指导。目前

为止，弗拉农对新学徒的表现非常满意。比起之前所有的学生，她进步的速度是最快的。

那怕是那些能控制虚空辉光舰最大输出能量的暗堂武士。看到长者教出了个这么好的徒弟，

弗拉农放心的将注意力转到战场上。 

 在星灵地面部队还在攻击外围建筑时，纯态号准备直捣黄龙。如果虚空辉光舰能够

摧毁主巢，那么其余的异虫就能轻松的消灭。 

  “指挥官，我们的射程已经覆盖到中央的主巢了。” 

  “激活第一台熔流力场投射仪，对准主巢的中心。” 

 船身又开始震颤起来。弗拉农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屏幕。起初武器穿透了主巢，轻

易地烧穿了外围的生物组织。但之后主巢的表皮开始出现变化，带有倒刺的骨质表皮覆盖

了整个外围。射线未能对新的装甲造成伤害。 

  “指挥官，我们的探测器显示菌毯上的那些圆球里正在孵化刺蛇。” 

 弗拉农看了一眼屏幕上如潮水般的数据。技术员说的没错，这么多的虫卵都在孵化

刺蛇；纯态号如果不想办法迅速摧毁主巢，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指挥官转向身后的暗堂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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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拉斯，如果你操作不了第二台熔流力场投射仪，那我们现在就要撤离了。你

能控制住增加的能量吗？” 

 学徒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师傅就干涉道：“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指挥官。你

不可以对我的学生的生命置之不顾，逼着她这么快就控制如此之多的虚空能量。你难道忘

记阿尔泰了吗？” 

 弗拉农试着平息内心的怒火。“如果不是有同胞受到威胁的话，我是不会让她冒这

个风险的。如果底下的异虫幼虫孵化成功，那它们会攻击的不只是我们，还有地面上与敌

人交战的战士们。”  

  “那如果第二台投射仪的威力还是不够呢？你这不是白白的葬送了她的性命。”

赛尔莫斯冷冷地回答道。 

 弗拉农终于忍不住了，他喊道：“长者赛尔莫斯，我是这里的指挥官。我会对战场

的风险作出评估并肩负所有后果！” 

 暗堂长者还未开口，莎拉斯就愤怒的说道：“够了！导师，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

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指挥官，请启动第二台投射仪。我会尽全力完成使命。” 

 赛尔莫斯连连摇头，但没有继续阻止。 

 弗拉农转身开始发布命令。传遍整条船的共鸣声的音调陡然提高了许多。主巢的护

甲在能量射线的攻击下开始融化了，随之而来的一股爆炸整条船上的人都能感受的到，纯

态号的目标变成了一团着火的生物质。 

 弗拉农在确认主巢和幼虫在爆炸中都被烈火所吞噬后，马上下令关闭了棱镜射线。

他找到了身后的两名暗堂，非常欣慰地看到莎拉斯还活着。不过她整个人浑身在发抖、皮

肤苍白、全身乏力，不过至少她还能自己站起来。 

 赌博成功了。 

 弗拉农将椅子转到前方：“导航员，返回基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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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农找到老暗堂武士时发现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冥想。指挥官在想赛尔莫斯除了

冥想和传授知识之外就不做别的事情吗。弗拉农等了一会，想看赛尔莫斯是否愿意和他说

话，但这位星灵老古董似乎并不想搭理他。 

 “我为我在舰桥上的情绪激动一事表示道歉。” 

 赛尔莫斯开口了，但仍然保持着冥想姿势。“没关系。虽然你拿莎拉斯的生命做赌

注，但至少你赌赢了。” 

 “这有关系，赛尔莫斯。我明白我要求的是什么，尤其在阿尔泰死的这件事情上。

有时候我不得不让我的属下承担风险，但我并不是不计后果地这么做。” 

 赛尔莫斯还是没有从他的座位上起身。“我们在打仗。每个人都在危险之中，包括

我的学生。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这是宇宙的法则。我只是不喜欢生命被浪费。” 

 弗拉农向房间里跨了一步，走了赛尔莫斯的视线范围内。“对于一个像你这样培养

了无数年轻星灵的导师，在谈到死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超然。” 

 这位老暗堂转过他的头，望着指挥官的眼睛。“你是一名作战指挥官，想必见识过

死亡，看到无数的战友最终归入虚空的拥抱。” 

 “是的，我见过。但我在他们死后并没有忘记他们。我为他们哀悼，为他们祭奠，

就因为他们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 

 弗拉农似乎在这位老星灵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情感的抽搐，但他不能肯定。 

 “指挥官，在我学生的这个问题上我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暗堂并不像圣堂一样

易于情感流露。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我见证了太多的死亡。” 

 弗拉农摇摇头。“我也遇到过许多的暗堂，即便他们并不与卡拉分享心灵，但我知

道他们的情感和其他所有的星灵一样强烈。恐怕是时间让你对生命的消逝变得更加敏感

吧？” 

 “也许是吧，指挥官，不过这不关你的事。我感谢你愿意倾听我的内心。” 

 “我的船员对我很重要，所以我要对他们每个人的健康，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

都要负责。” 

 “你大可对我的心理健康放心，指挥官。要是我真的情绪低落，我会用我自己的方

式，而不会让你在我面前晃悠。还有别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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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农感到了一种挫败感，因为在他和他的暗堂船员们之间缺乏一种内在的联系。

虽然他知道赛尔莫斯在承受一种情感的创伤，但没有卡拉提供的深层次的灵能联结，他也

无法从根本上解开这位老星灵的心结。 

 弗拉农点点头。“好吧。只是请记得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如果只是谈话的话。” 

 赛尔莫斯没有回答，只是重新回到了冥想的状态。弗拉农离开后，整个房间后陷入

了一片寂静。 

  

     * * * 

 

 赛尔莫斯坐在自己房间中的中心无风区，一直等着直到莎拉斯跟上了他的冥想姿势

后说道。“你今天做得很好。我原本以为你在掌控两个投射仪时会有危险，但你成功地克

服了挑战。不过，千万不要因此而有了自己成长得更快的假象。很少有黑暗圣堂武士能完

全控制虚空辉光舰的全部力量。有些人甚至为此丧命，因为他们的意念无法集中虚空的原

始能量。” 

 莎拉斯不安地动了一下身子，但没有说话。 

 赛尔莫斯摇了摇头。“你是在用自己的愤怒来控制虚空能量。我能看到你的愤怒给

了你将它们完全掌控所需要的那股力量。这么做一时半会能管用，但你的热情最终会消

褪。” 

 赛尔莫斯审视着他的学生。“让我们尝试另一项练习吧。在你的双手之间创造出一

股虚空能量流。” 

 莎拉斯伸出了手臂，双手以双肩的距离分开。当她集中精神时，一缕缕阴影在她的

左手指尖环绕，直到成股的阴影线条达到临界物质状态升起。黑暗的卷须在她的双掌间流

淌，从左到右，从一侧出现然后在另一侧消失。 

 赛尔莫斯点点头。“很好。现在将它变成若干条更小的线束，然后像编绳子一样编

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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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拉斯皱了皱眉。黑暗的能量线体分裂成许多条更窄的卷须，不一会，它们开始同

步震动。新形成的能量带比之前的更宽了，并且单个的阴影线束一起形成了一股交织的流

体移动着。 

 “不错。意念保持住。这根绳子很结实，它不会折断，因为你的专注力支撑着它。” 

 带子更紧了，能量从一只手流向另一只手的速度更快了。 

 “现在，改变流动的方向。将能量从你的右手引出，然后在左手消失。” 

 莎拉斯努力地遵从着指示。线条慢慢地松软下来。能量的运动停止并反向，但动作

有点变形，流体开始变得紊乱。 

 赛尔莫斯指着她的手。“别，你必须……”他欲言又止，因为在这位年轻的星灵脸

上浮现出了领会的神情。绳子立即变紧，能量流动得更加平顺。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流

体比之前变得更粗了。 

 “非常好。” 赛尔莫斯的口气流露出一丝敬佩的味道。 

 当莎拉斯放走虚空能量并且卷须消散的同时，她的皮肤泛起自豪的红光。 

 “我的学生，你又一次展现了自己高超的领悟力。我原以为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

掌握这些概念，但你却是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中掌握速度最快的。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提个

醒。有时候这种大跨步式的进步会很有帮助，但只靠灵感或顿悟是不能长久的。如果你没

有练习到足够的定力，能力就会退化，而虚空将会吞噬你。” 

 赛尔莫斯的学生思考着这番教诲，整个房间陷入了沉寂。 

 终于，莎拉斯开口了。“如果掌控这种程度的能量是危险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让两

名黑暗圣堂武士同时操纵能量呢？”  

 “那样就会有另外的危险。” 赛尔莫斯的脸色立马变得不安。 

 他站起身，转头面向远处的墙壁。“我有几百年没和人说过这件事情了。但是你却

让我想起了她。”  

 赛尔莫斯恢复了下情绪然后继续说道。“那时我还年轻，暗堂们还在进行着虚空能

量的实验，还在探索使用虚空能量的不同方法以及虚空深层次的奥秘。我花了无数年进行

深度冥想，追寻虚空流。但我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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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娜萨曾是我的亲密好友，我们一同训练；我们甚至在同一天通过了我们的暗

影行走试炼。她在很多方面和我截然相反。我是用走的她就用飞；我喜欢有条理性的稳定

而她则喜欢灵活多变。她是出于本能地发现了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还没问就知道要回答

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暗堂武士是极其独立的，倾向于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是纳娜

萨和我两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互补。我们在一起能完成独自一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情。我当

时在研究一种石头，通过这种石头她可以在向虚空更深处投射意识时为自己做个锚点。” 

 

 “但是，我们的研究将我们引入了危险的领域。我们发现的若干技术暗示我们可

以合体融合成一个黑暗执政官，拥有远超常理的生命期限。当时，结合成为黑暗执政官的

行为是被禁止的，因为他们将会获得巨大的力量。但是我们暗堂武士从不惧怕任何教条的

束缚。纳娜萨着魔了，催着我们开发这种技术。最终，她做好了举行变形仪式的准备。” 

 “在她才华的激励下，我接受了她的安排，希望通过合体能解决逻辑和精神上的

任何问题，但是最终我辜负了她。在我们刚开始仪式时，我就发现我无法完成它。在我内

心深处充满了一种恐惧——那是对失去自我，或者更糟，毁灭我们俩人的担心。我尝试想

让纳娜萨恢复理智，中止那个仪式，但却让她产生了一丝恨意，她执意要继续下去。她不

想让我的节奏拖慢她，于是她获取了远超她本能控制的力量，最终那股力量吞噬了她。在

极度悲痛和失落中，我发誓永生不再拥抱虚空的能量，而只是教授其他人如何安全地掌控

它们。” 

 当莎拉斯在回味赛尔莫斯的故事时，整个屋子一片寂静。 

 莎拉斯先开口了。“老师，我觉得你并没有辜负她。我想是她辜负了你。” 

 “这不重要。主要是她死了而我没能救她，但我可以教你避免她的悲剧。” 

 再一次，整个房间又是一片寂静。棱镜核心的反射光，光影绰绰，如同水面的波纹

在墙面上荡漾。 

 “老师，那——”突然一场使整艘船都摇晃的震动打断了莎拉斯的提问。战斗警报

随即响起，赛尔莫斯和莎拉斯飞速赶往他们的战斗位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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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名黑暗圣堂武士赶到舰桥时，整个地方一片混乱。 

 “异虫正从全方位袭来。地面部队正在坚守，但敌人援兵不断。水晶塔 3 号、4 号

和 5 号已被毁，”一名舰桥机组人员喊道。 

 莎拉斯跑向专注长椅，赛尔莫斯则帮她调整界面。 

 在注意到赛尔莫斯和莎拉斯之后，弗拉农快速地下达了一连串命令。“启动棱镜光

束，暂用一个熔流力场投射仪。识别所有目标。优先级设先为正在攻击水晶塔的异虫，然

后再设为骚扰地面部队的敌人。警戒任何异龙。” 

 舰桥机组人员快速地执行着他的命令。棱镜光束那熟悉的音调开始增大到浑厚的轰

鸣声。在他的屏幕上，弗拉农可以看到能量光束正倾泻到下方的异虫上，将它们划得皮开

肉裂，力图堵上那似乎无穷无尽的满是各种尖牙利齿的异虫洪流。虽然光束对付异虫很有

效，但也只能延缓它们的进攻而不能打败它们。因为当虚空辉光舰的武器对准一个目标时，

目标异虫存活到最后一刻的时间足以又让两只异虫重新接替它的位置。 

 星灵部队英勇地坚守着他们的阵地，但他们在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弗拉农开始

转向黑暗圣堂求助。 

 “异虫数量太多了。我们必须让第二个投射仪上线。” 

弗拉农等待着预想中的另一场争论，但赛尔莫斯却只是点了点头。莎拉斯保持着冷

静和放松的状态，也同意了她的提议。 

指挥官转身回到作战状态。“激活第二个熔流力场投射仪。继续选择优先目标。” 

武器的轰鸣声改变了，全新强化的光束喷薄而出。这一次，异虫的护甲无法再抵挡

强大的能量，成批的异虫袭击者哪怕是刚刚冒出地面都被烧成了灰烬。星灵部队开始先前

推进。 

 “指挥官，有一波巢虫领主正在赶来。” 

 弗拉农打开相应屏幕，研究着敌方的进攻部队。整支部队布满了天空。这些巨兽悄

无声息地飘向它们的目标。它们将黏液包裹的共生体巢虫朝下方的光子炮吐去，而那些防

御火炮是被部署来保护星灵基地远处的边缘区。那些光子炮台还没怎么反击就被摧毁了。 

 “巢虫领主没有防空能力。前往攻击。一进入火力范围立刻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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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太号的引擎开始轰鸣，战船朝着章鱼似的生物群飞去。 

 棱镜光束又一次喷薄而出，轻而易举地划穿了甲壳、尖牙还有利爪。弗拉农查看着

数据。虽然巢虫领主面对虚空辉光舰时毫无自卫能力，但纯太号也没有能力在它们飞到星

灵枢纽上空之前将它们全部消灭，而星灵枢纽则是星灵基地的心脏。空中的目标太多了。

弗拉农转身望向专注长椅。 

“我们需要激活第三个熔流力场投射仪。我明白这种危险，但这是拯救我们基地的

唯一办法。要是没有额外的能量，我们无法阻止异虫吞噬大枢纽。我们在上一次进攻中取

得的进展也都将白费。” 

赛尔莫斯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莎拉斯。莎拉斯，在精神专注的状态下皱了皱眉，

简单地表示了同意。 

 弗拉农大声喊道他的命令。“启动第三个熔流力场投射仪！” 

 所有人立马感受到了结果。充斥整艘战船的棱镜核心的音调变得更加高亢，震得所

有船员的身体发颤。光束向前喷出，将整只巢虫领主吞噬。它们拥有的甲壳并没有延缓它

们的死亡，虚空辉光舰的武器将这些空中巨兽们一个又一个地烧成了灰烬。 

 突然，光束开始变得断断续续。一声痛苦的哀怨夹杂在船体的震动声中。弗拉农背

后的一声尖叫让他猛地转过座椅向后望去。 

 莎拉斯不再是放松地躺在她的长椅上，相反痛苦地扭曲着身体。黑暗的紫色能量卷

须在线缆和她的头部间形成一道弧光，绕满了她的整个身体。  

赛尔莫斯弯着腰望着莎拉斯喊道，“稳住能量；用你的意志引导它！你必须控制它，

否则它就会吞噬你。” 

 弗拉农看到虽然她尝试放松，但一股新的看起来就像是浓缩的阴影一般的暗流绕着

她全身流动，不断有闪电般的闪光充斥其中，而她再一次发出了痛苦的尖叫。 

 “我控制不住它！它在脱离我的掌控。求求你，老师，救救我。” 

 赛尔莫斯扭头望向弗拉农，但指挥官摇了摇头。“我们需要光束直到敌人的攻击部

队被完全摧毁。坚持住。” 

 赛尔莫斯又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回到他的学生身上，毅然地将他的手放在她的头上。

扭曲的能量瞬间也将他包围。但是暗影能量在接触到赛尔莫斯的部位时，都表现得更加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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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卷须开始在两位黑暗圣堂武士之间瞬间跌落，缓慢而有节奏地膨胀着震动，如同有韵

律一般。棱镜光束的颤栗音调变得稳定。 

 弗拉农听到一名船员报告道，“所有目标已被摧毁，指挥官。” 

 他一听到消息立即转过椅子说道。“快，关闭投射仪。” 

 没了光束的噪声后着实让人轻松了许多。但舰桥并没有安静下来。一声奇怪的音调

从专注椅处传来，而当指挥官望去之后，他明白了原因。 

 莎拉斯伸出手抓着赛尔莫斯的肩膀，他们双目对视。阴影的卷须仍然在老师和学生

间绕动，但现在虚空能量变得更明亮了。两位暗堂的眼睛发出的光芒更加强烈，一缕缕红

色的火焰开始遍布他们的四肢。 

 赛尔莫斯喊道，“抵抗它！我知道我们身上的这股力量是什么。我知道虚空的吸引

还有它承诺的毁灭力，但你必须抵抗它。” 

 莎拉斯回喊道，她的灵能语音声调变得更加低沉。“虚空召唤着我！它召唤着我们。

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强大。我们一起，可以成为一个拥有无限虚空能量的存在。” 

 赛尔莫斯摇了摇头，试图打破正在这两位黑暗圣堂武士之间形成的特殊连接。“我

们会失去自我的。你会迷失的。放手吧。回到你仅有的实体形态，仅此足矣。” 

 他的话肯定对莎拉斯起了一些作用，因为暗影能量升腾的卷须缓缓退去，阴影也消

散了。 

 不一会就只剩下了两名筋疲力竭的黑暗圣堂。 

 

 

     * * * 

 

 莎拉斯找到她的老师时，发现他正像往常一样冥思打坐，他的宁静充满了整个房间。

莎拉斯跪在老师身边，静静地等着他说话。 

 “你做得很好，我的学生。很少有像你这样缺乏足够历练却能完成如此程度的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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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拉斯低下了头。“但我还是失败了。我没能做到专注。我几乎导致了自我的毁灭。

而当你冒险挽救我时，我差点也连你一同毁灭。我很羞愧。” 

 赛尔莫斯叹了口气。“你没有半点羞愧的地方，也没有令我的教诲蒙羞。你试图完

成的是远超你能胜任的任务。就像纳娜萨一样，还没开始走就学着想飞了。没有耐性不是

什么羞耻的事情，只是一次需要铭记的教训。毕竟在最后一刻，你成功地抵住了摆在你面

前的力量的诱惑。在这点上你成功了。” 

 莎拉斯抬起头。“那你呢？老师？在过去的无数年里，你一直操控着虚空能量。我

有没有导致你违背了你的誓言呢？” 

 “我是自愿违背曾经的誓言的。而且今后还会这么做。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我意识

到我们必须忘却过去的伤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是你帮我放下了萦绕我心头多年的

痛。” 

 莎拉斯站起身来恭敬地鞠着躬。“谢谢您，老师。谢谢您挽救了我，还有对我的指

导。” 

 赛尔莫斯也站了起来回敬了一躬。“也谢谢你让我明白的教训。现在，让我们讨论

一下能量是从哪里逃离了你的控制，以及你下次应该怎么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吧。” 

  

 

     * * * 

 

 当门声响起时，弗拉农从他的桌子前转过身回答道，“请进。”他很意外地看到赛

尔莫斯走了进来。 

 老星灵往房间里走了几步后鞠躬道。“我是来向你表达感谢的，弗拉农。” 

 弗拉农一脸惊讶。“感谢什么？感谢我差点害死你和你的学生吗？” 

 “不。我想感谢你的耐心和理解。我之前在有些事上为难了你。虽然我身为一名导

师，但我在过去的几天里从你这里学到了很多。等我完成莎拉斯的训练之后，我希望留下

来做纯太号的虚空透镜，如果你愿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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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农听完赛尔莫斯的陈述后恭敬地点了点头。“这艘船将会非常欢迎您的加入，

不仅仅是以透镜的身份更是以一名老师的身份。我确信我们所有人都能从您这里学到更

多。” 

  “你的船员们都很勤奋，但他们想要成为我的学生的话，必须得努力表现才行。” 

自从这位暗堂老古董登船之后，弗拉农这还是第一次从他的话里感受到了一丝幽默。

太好了！ 


